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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日子里，
学员们白天集体学习理论，参加
劳动，晚上和康克清大姐、蔡畅大
姐等一起学习讨论，最让父亲感
动的是几位大姐们还要一个一个
窑洞查铺。她们先用手摸摸炕烧
得热不热，然后摸摸父亲的肩膀
亲切地问穿得暖和不暖和。节日
或喜庆的日子，大姐们还和他们
一起开篝火晚会。听爸爸说，当
时条件艰苦，他们就把木炭垒成
一人多高，中间是空的，放上木柴
点燃，不一会木炭就燃烧起来，红
彤彤的火焰照亮了山沟沟，照红
了大姐和战士们的脸庞。大姐们
和他们一起唱《战斗在太行山上》
《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
歌曲，大家还围着篝火边唱边跳，
虽然陕北的夜晚很冷，但他们心
中都有一团燃烧的火。父亲曾对
我说过：如果你大几岁，爸爸一定
会把你送到延安去锻炼的。父亲
说过和他住在一个窑洞的有一位
叫吕品的东北青年，是东北军吕
正操将军的弟弟，他后来被派往
重庆搞地下工作，曾参加编辑地
下党主办的《挺进报》。他们都是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奔赴革

命圣地延安的热血男儿。
1940 年 5 月在延安中央党

校学习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中央
组织部组织的中央党校延安实习
团，到陕甘宁边区安定县实习，父
亲还担任实习团西一区组长兼党
小组组长。参加实习的课目是关
于政权问题。近一年时间里，他
们在和日本鬼子进行无数次刀光
剑影浴血奋战的战斗中实践着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其间，
他和他的战友们狠狠打击日本侵
略者，取得了一个个战斗的胜
利。父亲说还有不少女战士和他
们一起参加战斗，当讲到他和战
友们利用地道战消灭日本鬼子时
十分激动、自豪。那时，许多首长
也到基层和他们一起实习，亲自
指挥战斗，滕代远将军曾到过父
亲所在的实习团西一区组，将军
天才的指挥才能和平易近人的作
风给父亲留下难忘的印象。新中
国成立后滕代远将军到铁道部任
部长，他知道我父亲曾任陇海铁
路洛阳地下党书记，想让他到铁
道部工作，因父亲继续“潜伏”没
能找到。实习团的战士们每到一
地都走乡串户，访贫问苦，爸爸告

诉我，很多老大娘围着他们问寒
问暖，问见到她们的儿子了吗？
为安慰大娘们，父亲每次都说见
到了，她们的儿子身体棒棒的，打
鬼子很勇敢。大娘们还捧出刚蒸
熟的热腾腾、黄澄澄的玉米面窝
窝让父亲吃。父亲还给我们讲过
一个感人的故事：实习期间，攻打
某个县城时，有一位战士在冲锋
时倒下，有位老大娘上前把战士
抱在怀里，以为他饿昏了，从干粮
袋里拿出一个野菜团，给他充饥，
当看到野菜团里一点粮食都没
有，散得团不住时，大娘伤心地放
声痛哭，不少人以为倒地的是她
的儿子，真是不是母子胜似母
子！父亲他们深深体会到解放区
的军民鱼水情。当时与父亲一起
学习、实习的还有席国光、徐家
俊、江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 年 3月实习结束后，中
央组织部安排父亲到延安马列学
院学习，分在第七党支部。延安
马列学院于 1938 年 5 月 5 日成
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教授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
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也被称

为“延安的清华”。自学院创办之
日起，张闻天就兼学院院长，范文
澜任副院长。学院是培养我党中
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在
延安马列学院，父亲系统地学习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多次
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讲
课。父亲说他每次上课都坐在
前排认真听，认真做笔记。他常

给我们谈起毛主席讲课的情景。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
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经
常到学院授课。当时，毛泽东同志
的重要文章，学院都要组织学员们
认真学习和讨论。父亲在敌占区
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在学院受到的
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育，使他更深
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对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
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党的新民
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有了比较全面的
了解，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经过在马列学院的学习和锻炼，父
亲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

在延安，父亲还和著名电影
演员陈波儿一起演戏。延安是革
命的圣地，是许多革命志士向往的
地方，很多青年学生、进步作家、艺
术家、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
艰辛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当时著名
电影演员陈波儿也在延安马列学院
文艺研究室工作和学习，马列学院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准备演出
俄国作家沃尔夫创作的多幕反法西
斯名剧《马门教授》，洛普（张闻天）
对此颇为重视，亲自审阅俄文原著，
经文协肖三修改后，便可进入排

练。这期间，陈波儿不仅导演世界
名著《马门教授》，而且道具、服装、
化妆、演员挑选都是她亲自完成。
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听说电影明
星要演出引起很大轰动。道具、服
装好办，唯独演员难找，因为要演外
国人，要由长着深眼窝、高鼻梁的人
演。我父亲仪表堂堂，双眼大而炯
炯有神，陈波儿在众多学员中一眼
就看中了我父亲，她用鸡蛋清和石
膏粉调成糊状贴在父亲鼻子上，通
过化妆让父亲的鼻子高高隆起，因
此，父亲扮演的外国人形象逼真、
出神入化。演出非常成功，受到领
导夸奖和战友们的好评。这也为
他以后的“潜伏”生涯，扮演各种角
色打下了“演员”基础。

1941年 9月，中共中央组织
部通知我父亲到中共中央社会部
报到。这里是我党情报保卫工作
的领导指挥机关，是党中央隐蔽工
作战线的指挥机关，也是培养我党
秘密情报人员的地方。社会部位
于延安枣园西村的一个山沟里。
包括：中社部（中情部）机关，一室
（主管情报工作）、二室（主管保卫
工作）、三室（主管干部工作）、总务
处、书报简讯社等，承担教学任务

的全部是苏联教师，但不知姓名，
学员之间也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
相称。因为这些学员都是将要被
派往敌占区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
集工作的红色特工。我父亲聪慧
过人，经过短期培训成绩十分优
秀，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
根据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
势，中央决定要从中挑选优秀学
员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时，李
克农副部长主持中共中央社会
部、情报部的常务工作，他常去培
训班看望学员们，检查他们的学
习培训情况，他是我党情报专家，
有时还要亲自授课。中社部对每
个学员出身经历、应变能力、特工
技能等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众
多学员中挑选了我的父亲执行这
次秘密任务。从延安出发前，由时
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和父
亲谈话，决定派他到沦陷区执行
一项秘密特殊任务，并详细交代
了任务的内容和组织纪律。至
此，父亲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社会
部直接领导的一名特工。

（选自海燕出版社
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
量》，本报有删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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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一开，这春便盛到了极致。
春原有三节儿，是谓初春仲春暮春，曹雪芹却

把她分成四节儿：元春探春迎春惜春。我辈俗人比
不得雪芹分得深刻，咱从万物生长的角度去瞎揣
摸，亦不妨把春分为嫩春盛春残春。这头一节儿，
什么都刚刚露出一点点儿，清鲜鲜可以入口的，姑
且称嫩春；这二一节儿，桃花嫣然出篱笑，天地都
让桃李照得睁不开眼，蜜蜂和蝴蝶围着她们使劲
转，弄得人心神也一摇一颤的，感叹整个春天再没
有比这时候更好看的景，就叫盛春吧；三一节儿
呢，流水落花，花褪残红，残春是也。

在春天，桃花是最重要的角色。桃花一登场，
百花逊色，春戏就算唱到了热闹处，人们纷纷走出
户外，争睹桃花之容颜。说来，春事刚发生时，岁月
是随着万物一同苏醒的，但风还免不了凛冽，草色遥
看，无名小花儿壮着胆开在不起眼处，还是零零星星
的几朵，成簇成团云霞般涌入眼帘的气象没有。寻寻
觅觅，是有争暖树的早莺和啄春泥的新燕，而早莺仅
仅几处，新燕又不知飞往哪家去了。嫩寒未发，花
寒懒发，寻春要有些敏锐才行，愚拙如吾辈者，是
难以捕捉到春之律动的，那么就继续赖在被窝里，
只待听一场润物的夜雨催开桃花的心事了。

种桃，不但花儿开得好看，果儿也吃着甜。这
世上有很多树呀草呀只开花不结果，也有只结果不
开花的，像桃树这种既开艳花又结硕果的真是不
多。桃花一簇开无主，豫西鲁山的山里，房前屋
后，山寺沟坎的，多生桃树，以野桃毛桃居多；毛
桃一经嫁接，就长成了大白桃，所以鲁山人格外喜
欢桃树，说是能给人带福来的。近些年，荒山成了
金山，略一治理，坡坡岭岭，山民们都种成了桃
树，浇过水施过肥，一样的桃之夭夭；看林丰庄
园、凤凰山庄、下汤万亩桃园，桃林漫山遍野。虽
说桃的花期短暂，但早开接续着晚开，绵延月余，
花事缤纷，一入鲁山，仿佛进了桃花王国，高低起
伏，灼灼其华，分外妖娆。

争开不待叶，桃树的开花是等不得叶子的。疙
疙瘩瘩、曲里拐弯的桃枝，眨眨眼，那一骨朵一骨
朵的花就密密地沾上去了，刹那间，无数桃花，白
的可劲地白，红的可劲地红，粉的可劲地粉，原本
结节突出、丑陋无比的桃枝也变得美丽起来。老树
着花无丑枝，桃树也是在以丑为美吗？人在想方设
法对抗衰老，但扭曲盘转的桃树不怕老，年年在诗
意地绽放，给人以美的享受。

看这无数桃园炫彩夺目，胜过邻家漂亮女孩儿
的婚嫁场景，即使不邀约，也该去凑凑热闹才对，
何况都蛰伏了一冬，身心急需刺激和滋润。久在樊
笼里，复得返自然，桃花一开，春情勃发，于是，
城市里，有闲人士携家带口，不惜驱车数百公里蜂
拥而来，车靠车车连车首尾不见，人挤人人挨人摩
肩接踵，在桃花的掩映之下，手机咔嚓咔嚓拍个不
停，少男少女们叽叽喳喳是笑个不停。

花儿之中，心事最重的要数桃花。秋雨梧桐叶落
时，春风桃李花开日，由桃而及人，这盛春就很值得
人去吟咏了。表面上看，桃花日日笑着春风，该开就
开，该落就落，似乎并不太重情重义，但实际上，牵挂
她的人多了去了。面对桃花，风雅之士良多“年年岁岁
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慨，即便有无限的感伤
情怀，晓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也羞惭得不好意思再
抒发了；而春梦依依之少男少女心事惆怅，独钟情于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句，惋惜于
茫茫人海擦肩而过的那人不再，明白岁月无情，红颜
易老，机会稍纵即逝。而走入婚姻围城者，面对这姹
紫嫣红，则很容易想起同桌的你。至于“侬今葬花人
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
两不知”的伤怀则过于悲怆，并非人所共有的。

要想与桃花产生共鸣，只可一个人去，寻上一
处开着桃花的清净之地，哪怕就一棵开着。林黛玉正
在葬花，宝玉一去她就葬不成了。如今，人们去到桃
园赏花，人多得蚂蚁一般，哪里还能想一想无限的心
事，思辨出些桃红又见一年春的哲理。人被这社会环

境逼得已少有心灵的净土，只剩了浮躁和喧嚣，从大
城市里出来，为的也只是散散心悦悦目，纯粹的赏
桃花罢了。桃园的主人面对这么多游人，明白挡是
挡不住他们来的，却又无计可施，整日里愁眉苦
脸。有头脑的朋友就劝他：这万亩桃园，目遇之而
成色，谁来看都是看，既然挡不住，何妨办个桃花
节，不收他们门票，可着劲让他们来。这桃花节要
比樱花节、槐花节、杜鹃节好，那些个花只开花不
结果，气势也没有桃花壮观。说给桃花办节，来的
人定然会多，人都图个新鲜热闹吗。百里迢迢的，
人来了，饭总要吃吧，钱就掏给了饭店；山货要带
点儿吧，这地儿的百姓就得利了；桃子熟时，保不
齐这些人还会来摘桃子，省得你出去卖了。园主一
听好主意，赶紧邀会写两笔的朋友在微信上发布，
说定于某某日举办桃花节，相互传开，成了当地一
大新闻。桃花节那几天，果然车马塞道，园主人怕
来人折了花枝，就去定做了桃花花环和大个儿鲜艳
的寿桃，邀村上几个漂亮姑娘做模特儿，照一张一
块钱。这花环和寿桃看上去比真的还真。山里姑娘
也都是见了大世面的，她们并不怕羞，摆弄出无限风
姿，任凭“长枪短炮”对准了照，权当宣传自己，将
来不愁找不到个好婆家。附近百姓把自家在深山里拾
的却舍不得吃的猴头菇摆在了路边，亦有把自家养的
土鸡用红布条绑了来的，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
从地里薅来了鱼腥草、蛤蟆皮、翻白草、黄黄苗、水
芹菜的，说这草清热，那苗祛火，单方治大病，神奇
无比，五块钱一小把儿，果然卖得快，眨眼工夫没
了。桃园主人家二婶，看邻家大人小孩都在挣钱，急
了，把自家年关时捂的一二十把儿酸菜也拎到路边。
城里人山珍海味儿腻了，图的吃个新鲜，看见酸菜，
说多少价给多少钱，二婶一晌午就卖完了，喜得二婶
乐癫癫的，逢人就说她也会在家挣钱了，还是他侄娃
子栽这桃树好，办这桃花节好。

说来，顺时应势，这也是如今山里农家乐旅游
的妙处。桃花节算是把春演绎到了极致。

桃花开在盛春里
人与自然

记忆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就像我们的生
命。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它什么
时候会去。

偶然碰到一个小学同学。他长得高高大大，头
发波浪般的新潮，脸上有棱有角。我对他一点印象
都没有了。他却很兴奋地嚷嚷着说，哎呀，我记得
你，那时候你留一个小平头，头发黄黄的，长得很壮
实的样子，班里谁都不敢惹你。

我听他说得如此真切，实在有些诧异。因为我
在那所小学实际上只上了半年学，懵懵懂懂的，有
好多同学刚刚熟悉就又分开了，再也没联系过，连
我自己对那段记忆都已经模模糊糊了。

那时候我刚刚从农村来，生活场景的骤然改变
让我一时无所适从。城市里没有了一望无际的庄
稼地，也没有一天到晚等我割草喂养的猪和羊，这
些在农村里算是天大的事情，到这里都消失得无影
无踪了。这里的人们住在高高低低的楼房里，一个
挨一个挤得像笼子格子，院子外面的马路上人来人
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却都在忙碌着与我毫不相
干的事情。

有时候闲得无聊，我也会领着妹妹到街上走走，
听听电线杆子上响得刺耳的大喇叭声，看看墙壁上
那些不断刷新的大字报和漫画。夏日里马路上蒸
腾的柏油味实在难闻，熏得人脑袋疼，不过那些车

辆在身边经过之后，一股子新鲜的汽油味还是让人
深深留恋的，那味道真好闻。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熟睡中，突然耳边响起嘭嘭
嘭的拍球声，惶恐不安地醒来瞪大眼睛一看，原来
是邻家那个大脑袋男孩儿正蹲在我身边故意捣
蛋。我刚要发作，他却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小
心翼翼地说，咱们去打球吧。好哇。我从席子上一
跃而起，看了看那颗硕大的篮球，满心欢喜。我还
从来没有打过篮球呢。

后来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领着四岁的妹妹玩
儿，邻居家的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眼
神无比忧虑地看着我，心事重重地问，你怎么不去上
学呀？我说你管呢，我上学了妹妹谁看？她听了若
有所思，然后又轻轻点了点头，叹口气就走开了。

谁知道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妹妹回家后，爸
爸就对我说，从明天起，你跟着邻居家的小华一块

儿去上学吧。我说那妹妹谁看呢？爸爸很坚决地
说，你别管了。从明天起，你就去上学。

学校就在后马路上。我和小华分在了一个班，
而且是同桌。后来是怎么分开的，实在不记得了。
教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很慈祥的
样子，而且一口洋腔调，实在是好听极了。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一切却还没有结束。逝者
如斯夫，时间的大河淘洗着无数的生命，一代一代
来了，又一代一代走了。像春日的青草，像秋日的
落叶。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
多个年头，就像是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与世浮沉，
随地生根，现在却已经长成了一棵粗壮的树木，伸
枝发芽，开花结果。

城市的风景年年都在改变。一栋又一栋的老楼
房拆了，一条又一条的老马路改了，许多熟悉的生
活场景转眼之间遁于无形，而许多新鲜的景观却又
汹涌而至、强势来袭，甚至都没有让我来得及表示
一个足够的惊喜。有时候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
蓦然会发现，那些身边如水一样汩汩流动的面孔，
竟是越来越冰冷和陌生。

还是一个这样的午后，阳光暖和得有些无赖。
我吃完一场婚宴走出酒店，不经意间偶一回眸，却
发现不远的街角处,有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胆怯
而好奇地看着我，就像当初我看着这个城市一样。

史铁生的风格
♣王紫琳

知味

光饼之光
♣邈云汉

履痕处处

♣磊 子

聊斋闲品

城市记忆

♣ 袁占才

福建的光饼，可是出了名
的！这饼，如银元大小，中心带
孔，可穿线；咸的、甜的，带芝麻的、
不带芝麻的，夹肉的、羼葱花儿
的；出锅时，饼面儿金光悦目，喷
香诱人，酥脆适口。

据说，光饼源自河南固始的
“火烧馍”——面团和好,揉搓成
粗条，揪成剂儿，搓圆压扁，刷水
贴炭炉缸烤。这与福建的相仿，
但饼中心少了穿线的孔。有文记
载，这是唐末固始的王溯兄弟入
闽主政后带入的。固始隶属光
州，遂称“光饼”。这种饼，携带、就
食、保存方便，就成了古时书生进
京赶考时旅途充饥、光宗耀祖的
宠物；高中之后，祭祖扫墓时，光
饼又成了怀亲念祖的供品。

虽同出一脉，但各地的光饼
（也称征东饼）也不尽相同。建瓯
光饼制作时，饼坯中间戳一瓜子形
小洞，烤时炭火里加点硫黄，这样，
烘出的饼面儿黄边儿白，号称“金
面、银边、瓜子嘴”。福安光饼，讲
究“铜脸铁底棉花心”——饼面儿
焦黄，饼底儿脆硬，饼心儿松软可
口。福清光饼选料精，作法殊，面
团配盐碱，拍上芝麻，打孔，饧发一
下，以新采的干松针烘焙，酥脆时
铲下，分发给小贩去卖。小摊上的
光饼堆如小山，倒成了此地一景！

这饼，与戚继光抗倭有关。
1467到 1573年，日本经历着百年
的“战国时期”，封建领主相互争
夺，战争频繁；手下的武士到海上
抢劫，沦为倭寇。他们乘潮而来，
海螺信号，狡猾阴险，诡计多端。
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东南百姓深受荼毒。“小筑渐高
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
麈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
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
平”。戚继光奉命抗倭，排列“鸳
鸯阵”，构筑“空心堡”，发明戚氏
刀、狼筅、虎蹲炮，南征北战，平倭
驱虏，前后十余年，历经百战而无
一劫，最终扫平倭患，安定海疆。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戚家军常常不能举火烧饭，
自食北方烧饼，但多食不易消化，
常上火便秘。戚继光教人饧面时
加碱，以助消化，拍上芝麻，以润
胃肠，去燥火。这种烤饼，成了士
兵的最爱，为平倭立下奇功，自此
尊称光饼、征东饼。

在福建，后人建起戚公祠，祭
奠这位功勋盖世的抗日英雄。
1936年抗战前夕，爱国诗人郁达
夫以如剑之笔，直戳日寇恶行，鼓
舞全民抗日，“举世尽闻不抵抗，
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
变，而今麦饼尚称‘光’”。卢沟桥
事变不久，他再次拜谒戚公祠:借
岳飞长调《满江红》，填词一阕，“拔
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
月。至于今，遗饼纪东征，民怀
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
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
败亡的日寇丧心病狂，在异国暗
杀了这位先烈。人已逝，赤子之
心在，光辉永恒!

如今，福清人做光饼，两人合
作，一个递胚，一个贴缸，身子伸
欠俯仰之间，噼啪作声。民间艺
人自编光饼舞，加上戚家军的小
射雁步、骑马步、八字跳等，成为
当地人十分钟情的民间艺术！

风不见，叶在动；人不在，饼
有光。这光，蕴涵了中国人的精
神归属。回想往昔，所有的不幸，
化为成长的阶梯，成了先人默默
的助力。这火，终归会燃烧，照亮
我们的复兴之路！

闹元宵（国画）袁汝波

突然间想起作家史铁生来，首先想到的
不是他的《老屋小记》，也不是最近才读过的
《我与地坛》，而是很久以前读过的《老海棠
树》和《秋天的怀念》。

《老海棠树》是三年前读过的了，至今还
能忆起海棠树下奶奶糊纸灯笼的模样。“我”
在树上玩耍，奶奶絮叨让我帮忙，在“我”调
皮地拒绝的时候，奶奶无奈地叹息。

“哎——”那一声叹息，仿佛让人看到史
铁生无忧无虑的童年。

簌簌而落的海棠花，被时光的雨水染
湿。遥远的昨天，安静、冲淡、幽远，在史铁
生简朴平静的文字里娓娓道来。

我爱这种宁静而又深沉的文字，那是一
种只属于史铁生的风格。

读《秋天的怀念》，母亲想带我去北海看菊
花。母亲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我，一边絮絮叨叨
地说着话，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开“跑”“跳”之类
的字眼，然后母亲回忆到我的童年。她说——
小时候你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了。

史铁生总是擅长用最不起眼的一句话
勾起人们的感触。那么简约单纯的线条背
后，让人感觉到那惊心动魄的心灵。

他的一些散文随笔，读着感觉是一个长
篇的序幕，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感觉是一
部铿锵的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触动心灵。

所以，我更愿意把史铁生比作一潭幽
泉。他平静安宁的表面背后，是他重病缠身
坚强活下去的不屈身影。他在《我与地坛》
中说：“命运不是用来打败的，关于命运，休
论公平。”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于他而言，亦是如此。

读史铁生，总是很容易大彻大悲。他的
散文里包含太多隐喻的沧桑，他仿若古井，
承载了太多的过往。那种沉淀于心的感觉
像是一种悟，又像是一种怜悯，却又好像什
么都不是，只是褪尽铅华。

那般刚强的作家啊，身在轮椅上仍能握
着笔，将笔尖扎入命运的喉咙，读他的时候，
突然就没有了对生活的畏惧。明天再困难，
未来再艰险，命运再曲折——你都会在那一
刻，无所畏惧。

四渡赤水出奇兵（国画）沈宁波

踏青寻芳正当时（外一首）

♣杨德本

细雨和风百草生，悠悠柳留唱春耕。
遥看万亩铺新绿，近赏干枝染嫩红。
彩蝶金蜂怜玉蕊，娇莺紫燕舞晴空。
偷闲偕友青郊外，品氧寻芳身自轻。

郑州海棠文化节放歌

欣逢盛会九周年，碧岗仙葩竞秀颜。
翡翠千条映春暖，胭脂万点引君怜。
人潮花海群情荡，展板诗廊佳句牵。
谁为商都添壮美，只缘棠韵动心弦。


